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扒飞蛤扒飞蛤
孙玉玲

瞎大拉瞎大拉 裤裆网裤裆网
王东超

方言撷趣方言撷趣

“网”指用绳线结成的网
具。在黄县话里，用到“网”的
地方很多。黄县得山海之利，
境内山地丘陵占一半的面积，
又处在候鸟的迁徙路线上，过
去春秋两季，有不少人在山里
张网“网雀儿”。如今连家雀
儿都是二级保护动物了，自然
没人敢再网雀儿了。

黄县有近七十公里的海
岸线，自古渔业发达，用网网
鱼有几千年的历史了。过去
比较常见的是拉大网，渔网的
提网总绳黄县话叫作“网縆
geng”，一端固定在岸上，以
小船撒网于海，兜一个大圈，
再引网縆上岸，岸上的人喊着
号子拉网上岸，这称为“跑
縆”。这种捕捞方式渔获量多
少全看运气，所以黄县人谑称
为“瞎大拉”。

秋天的时候，有人用一特
制小网，差不多只有一米左右
的幅宽，一个人就可以操作，
专门拉海边一种长不大的小
鱼，成桶成桶拉上来，加盐煮
了晒成小鱼干儿。冬天做汤、
晃鼓儿汤、丢馄饨都可以抓一
把，也可以直接用来佐酒，味
道相当不错。

围网是用长带型网具，迎
着鱼群拦头截住，迅速放网包
围鱼群。网具在水中垂直伸
展形成围网壁，阻挡鱼群向四
周逃散，收紧网具底部，又可
防止鱼群向下逃遁。拖网黄
县话又称“裤裆网”，得两只船
并头向前拖拉，不时起网。

流网是长带形的网片横
在海流之中，形成一片网墙，
流中的鱼撞上来，鱼鳃或鱼鳍
被网挂住或缠住，就再也难以
挣脱。

浅滩可以使用小拎网，一
个人就可以操作，撒网时如天
女散花，网口有铅坠儿，能快
速沉到水底，将鱼虾罩住。钓
鱼时用到的有柄的抄网，黄县
话又称为“（kuai）儿”，它的
作用就是把上钩的鱼“”上
来，防止脱钩。

过去的渔网都是用棉麻
织成，老是沤在海水里容易腐
烂，所以就得“三天打鱼，两天
晒网”。内陆的人不懂这个道
理，把这当成渔民偷懒的表
现，以此比喻学习或做事缺乏
恒心，时常中断，不能坚持。

随着合成纤维的出现，现在再
也不需要“三天打鱼，两天晒
网”了。

在黄县话里，“灰网儿”指
房间里悬垂的灰尘，“癞癞蛛
儿网儿”指的是蜘蛛网。“网篮
儿”指装在自行车前面、用铁
丝做的车篮，可以放包或水果
蔬菜等。“网兜儿”是用线绳、
尼龙丝等编成的装东西的兜
子，过去每到开学季，返校的
学生车把上肯定要挂只网兜
儿，里面盛着脸盆、饭盆之类
的东西。

“网扣”是一种手工艺品，
用棉线织成网片，再在上面编
出各种花纹图案，制成窗帘、
台布、床罩等。早年黄县绣花
厂把织网扣的活儿交给农村
妇女，专门有中间人走乡串户

“放网儿”，这也算是最早的
“公司+农户”模式了。老娘们
儿大多“织网儿”，没结婚的闺
娘多是“钩花儿”，这是那个年
代最普遍的家庭副业。夏天
在街头，冬天在炕头，三五个
聚在一起，一边说笑一边忙着
手中的活计。

衣服穿得时间长了，磨损
得厉害，表面绒绒磨没有了，
甚至都露出里面的白线了。
黄县东南山的人管这叫“麻呲
（zī）绫儿”，南山的人称为
“蒙娄蒙娄嘞”，北边海边的人
叫作“麻灯笼儿”。比如：这件
毛衣穿喽十年，都蒙娄蒙娄嘞
喽。“麻”“蒙”都有微昧之意，
如天蒙蒙亮、天麻麻亮。黄县
话里有句话叫“透儿蒙喽”，衣
服磨得和网儿一样，可以称作

“透儿蒙喽”；干活看到地头
了，活快干完了，也可以说“透
儿蒙喽”。穿久的衣服已经没

“筋”了，不再紧正，变得有点
松松垮垮，没有型了，黄县话
称为“网荡喽”。

老黄县民居，睡觉的屋都
要扎仰棚，刚糊好的仰棚平平
整整，新崭崭的。随着年数增
加，因为受潮和屋顶落尘的影
响，糊棚的花纸会“拉耷肚
儿”，这也可称为“网荡喽”。
新张的罗纱网紧绷绷的，用的
时间长了，纱网会松弛、下垂，
这也是“网荡喽”。这里“荡”
轻声变韵，“ang”读作“eng”，

“地方”“书坊”“衣裳”也是这
么读的。

一

吃过飞蛤的人不计其
数，可有多少人亲眼见过飞
蛤是如何飞的？

20世纪70年代初，父亲
在家做了一个扒蛤网。他用
细铁棍焊出网架子，前头窄
点，后面的网口宽点，在网口
的底部焊上了一排用铁板锯
出的大锯齿牙，为的是往沙
里扎省力。除了入口处，其
它部位都用细铁丝编成网，
为的是结实。在网背中间，
安一根两米多长的木杆子做
网把手。

扒蛤网做好后，一天傍
晚，父亲赶着适合的潮水，去
了海边。没用多长时间，父
亲便满载而归，满满一大篓
子蛤，有数十斤，给了全家
人一个大大的惊喜。晚间
夜静时，只听得“吱嘎”“吱
嘎”的声响不断。哪来的声
音呢？找来找去，是盛蛤的
篓子里传出来的。原来这
些蛤在不停地张口、闭合，
时而向外喷水。它们在一
张一合中，由于空间太小，
有好些两只还咬到了一起，
挣脱的过程中，便发出了“吱
吱嘎嘎”的声响。

父母都是善于分享的
人。第二天一大早，母亲便
派我东家一碗、西家一碗地
分送。剩下的，母亲在家也
做熟了。我第一次见这种
蛤，不知它的名字，其特点
是：皮黄、壳薄、肉肥、汤鲜。
当我们闻着鲜溜溜的味道、
看着肥肥嫩嫩的大蛤肉，准
备大快朵颐时，放进嘴里的
蛤肉却不敢对齿，里面藏了
好多的沙。母亲只好用蛤汤
清洗，洗了一遍又一遍，洗了
好半天，吃起来还是硌牙。
打那以后，海里的蛤再多，父
亲也不去赶了。

二

在海边，经常会看到一
些贝壳上有一个圆圆的小
洞。我喜欢将带小洞的贝壳
捡回家，用线穿好，挂起来赏
玩。欣赏中，不禁感到好奇，
这些精致的小洞是怎么来的
呢？听父亲说，是蚍蛴（一种
海螺）用它头顶上的硬盖磨
出的眼，为的是吸食里面的
肉质。也许是因为海边的这
种蛤量大且皮薄，令蚍蛴不
费吹灰之力，便坐拥“粮仓”。

一个星期天的下午，我
们生产队的一些人趁着退潮
赶蚍蛴。他们都是有准备
的，一人做了一个水镜，如漏
斗状，上口小、下口大，底面

镶着玻璃，其他四面用的是
木板。把玻璃面放在水上，
从上口透过玻璃看水下，清
清楚楚。只见他们眼看着，
手在水下捡拾着，几乎没有
停闲。我没有镜子，水浑了
或浪打过来了，都会看不
清。当我看到水底一个鼓鼓
的沙包，抓起来是一个蚍蛴
时，心里有着说不出的高
兴。有的蚍蛴干脆裸露在沙
面上游玩。

抓蚍蛴时，我不时地发
现，有蛤会一跃而起于水
面之上，并同时喷出一股
水线，且沿着水弧飞出一
两米远，落入水中。会飞的
蛤！还有的蛤如顽皮的孩
子，一会儿“嗖”地飞向这
儿，一会儿“嗖”地飞向那
儿，好不自在。怪不得它的
名字叫“飞蛤”。

那时，大家早已掌握了
窍门对付飞蛤里的沙：吃飞
蛤前，用海水或盐水“缓一
缓”，里面的沙会少很多。还
有人说“缓”的时候加点香
油，沙会吐得干净一些，也有
人说倒上点酒也很有效。不
知饭店里是怎么处理的，吃
起来一点儿沙也没有。

有人把赶来的蛤拿到离
海边远的村庄卖了钱，大伙
儿知道后，都红了眼。一时
间，人们纷纷回家做起了扒
蛤网。落潮前，赶海的人们
早早来到海边，男人们边等
待边吸着烟，在烟雾缭绕中，
天南地北地乱侃着，待海水
落得差不多了，便带上工具，
纷纷下了海。只见海水里人
头攒动，人手抱着一根木杆
子，两肩用力地晃着，两脚慢
慢向后退着，网齿在沙里徐
徐前进着。拖拉一段时间
后，打起网来，网口向上，网
身在水中，摇动沥去网中的
沙子，便剩下了蛤。有的人
一网能扒两三斤，有的人只
能扒一斤半斤的。一个潮
水，一般都能扒一两百斤。

三

蛤扒得多，卖价也便
宜。一块钱六七斤，拉乡也
不好卖。

听说烟台城里人识货，
人们便带到城里去卖。

那时的出行工具主要是
自行车，后座放上一百来斤
的货物，车头轻，前轱辘向上
翘，车把两边晃，我舞来弄
去，总是招架不住。没办法，
只好用编织袋装一些蛤，放
在前面车大梁上，这样，车稳
了，我的腿又跨不上车了。
上坡时，推着这一百来斤的

蛤，一步一步地向前走着，甚
是艰难。能有人帮我一把该
多好！这样想着，忽然觉得
车子轻了许多，我心里高兴
着：真的有仙人相助？转头
一看，是我村一位平日里并
不太熟的大哥。他一手扶着
自己的车子，一手推着我车
上盛蛤的袋子，给我助力。
大哥的帮助令我意想不到，
感动不已。

每天赶海的人如下饺
子般，拥拥挤挤。有用网扒
的，有用手抓的，有用脚踩
的……渐渐地，海边的蛤越
来越少了，只剩下一些刚出
生不久的小苗。这时，有人
探测到深水里的蛤又大又
多。而水深下不去怎么办
呢？聪明的村民想出了办
法。用铁管做骨架，上下面
焊上比脚大一点的铁板，做
出一套像高跷似的、有一米
五至两米高的“腿子”。网的
把手也加至四米左右。将盛
蛤的网兜镶在打足气的汽车
里胎上，这样，捞上来的蛤在
漂浮的水中，还能起到缓蛤
的作用。下海时，将蛤网、

“腿子”放到车胎上，利用浮
力，轻推便可向前走。走到
海水快没过腰时，停下来，扶
着网把，慢慢站到“腿子”上，
网把当拐杖拄着，小心翼翼
地向前挪。

踩着“腿子”扒蛤，不仅
累，还很危险。曾经不止一次
地有人掉进水里，如果眼前没
人看到，自己很难爬起来。

那些年的海，每天被赶
海人翻来覆去地耕来耕去。
你今天扒过了，明天再去，照
样会有。真有一种取之不
尽，用之不竭的感觉，也让靠
海的村民得到了客观的经济
收益。这样轰轰烈烈、热火
朝天的光景没过几年，到了
上世纪90年代末，海边的飞
蛤竟无影无踪。有人说飞蛤

“飞走了”。
一晃近三十年过去了，

我常常怀念那些年鲜美且廉
价的飞蛤。前些天，看到邻
居赶了一小盆蚍蛴，我就在
想，是不是飞蛤回来了？果
然，又有好多邻居赶来了小
飞蛤。

我心心念念的飞蛤又回
来了，令我甚是兴奋，便与
朋友轧伴来到海边。海滩
上，海水浴场、冲浪亭、休闲
帐篷等星罗棋布。湛蓝的
海水里，人头攒动，帆影点
点，海鸥飞翔。我泡了海水
澡，又收获了半桶小飞蛤，心
中喜悦：有了干净清洁的海
域，飞蛤回来就不会再“飞
走”了。


